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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性 靈 

        （一）丁亥天貺節贈言 

        凡欲見性，向外馳求固不是，即向內擬心思量亦不是。以此皆 妄心，立影象故。經云﹕「如實知自心」，誠為見性成佛之總訣。 行者當知我人本具如來無漏智性，一切現成。徒因久迷而妄其所 以，斯沉論六道。迷者乃自迷，以識神用事而迷，故不自見性。若 心不起，則無影象，無影象則妄不立。此迷妄緣心息處便是真心， 便是佛。同是此物，非有二也，故曰煩惱即是菩提。行者又莫看得 容易，以為不過爾爾，果信得及者，其人曾在千萬佛所種諸善根， 具無量福德方堪承受勿疑也。嘗告諸仁﹕先從無心下手。靜息時無 事於心，動作時無心於事。如舟行大海，出沒波濤中，指南定盤勿 失其向，無分動靜，而湛寂之真體本不動搖也。上云一切現成，則 無難易之可說。然靈慧者，不難在見，而難在見而能信得深，又難 在信而敢於承當，尤難在勿看輕而草草忽過，更難在每日有二三十 次勿忘記，以增其力。人生大事，有過於此者乎？世人碌碌一生， 不過為生活耳。縱得滿足，亦不過似曇花一現。即尊貴如帝王，也 不免與草木同腐，何如此事之一了百了，關係於生生世世者乎！金 剛經偈云﹕「三千七寶誠多，用盡終歸生滅」，吾人苟於此處悟 滅」，吾人苟於此處悟 者，當下直證菩提，是何等意氣！何等慶快！是以行人未見性者， 如未脫火坑，三惡道早晚有份，安可不痛切惶怖。至人生貴賤窮 通，早已前定，各有因緣，亦無不了之事。今因生活小事，誤卻此 生大事，殊不值也。況一切人事無礙於道，正欲於煩忙惱亂時練功 夫。勿輕忽，是見性前之精進法；勿忘記，是見性後之保任法；勿 著急，是入無功用地之隨順養道法。法門無量，一言以蔽之，曰見 性。故離見性，即非佛法。真偽宜正，亟應取法乎最上，直下荐 取，尤當老實而虛靈。歲不我予，毋自誤也！ 

        （二）真心息妄法 

        元知納禪師有真心息妄法十門，茲再伸其義。 

        第一門覺察。此功夫最為緊要，由未悟以至徹悟，由初地以至 十地，無一事無一時不要凜覺。不但才起一念要覺察，即日常應付 人事，應對萬機時，念念仍要覺察，覺察『動念即乖』。念念無 住，不住妄，亦不住真，不住於覺察，更不住於不住。如是綿綿密 密，一、二十年，打成一片。初為有功用之覺察，進到無功用之覺 察，遂至一切無所謂而末嘗離覺，六根無所依，即妄無所依，自入 於大休歇時也。 

        第二門休歇。不是休歇了便一無所有，如痴如聾，正是隨起隨A如痴如聾，正是隨起隨 休，隨動隨歇，亦不住於休歇，以休歇亦法也，心也。此功夫，呆 不得一點，休即休去，歇即歇去，此境實說不出，好比冷湫湫古廟 香爐，旦此還不免有著，不落對治壓制，即入沉空守寂，力量反不 開展。此一二門功夫，當互相調劑去做，不可著實。 

        第三門泯境存心。心與境何可分乎，所云不顧外境，但自息 心。即為有心可息，非境而何？若言無心可息，是本來無心，一落 言詮，即又落境矣。何況有一泯一存之對，宛然有心有境，殊不乾 淨。龐公云﹕「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此是無住 心，故可接萬物而不染，此第三門之意也，學人不可分作兩截看。 

        第四門泯心存境。當知一著於法，其病與第三門等。當知心境 內外，本自空寂。對境不必觀了才空，是本來空，用觀是初步對治 法，以觀即立境立心，非究竟也。既知本來是空，又何妨與萬法為 侶，與諸塵作對乎。但此亦用功時必經的過程，在初總不免倒東倒 西，至徹悟後，自不會落於一邊。至云真心獨照，不是單有個真心 去獨照，要親見實相後朗朗常見，惟有一真實。經云﹕無知覺明。 以無知覺故，不立境、不立心；以明故，朗朗普照。真且不立，遑 論乎妄，不泯而自泯，一了百了，更不必立泯存二見矣！ 

        第五門泯心泯境 第五門泯心泯境。此法最險，容易落入死水坑中。人到無辦法 時，往往求定不得，求寂不能，見此一條，必喜出望外，以為能如 是即可成就。昔智隍枯坐二十年，即中此病，非玄策引之見六祖， 便活不過來。不知「人牛俱不見」是要死透了。「正是月明時」要 你看「正是」兩個字。在「俱不見」時，正「月明時也」。再活過 來，參是什麼光景，不可忽略，進門就在此。 

        第六門存境存心。此存字勿作有字會，否則泯時會作無時矣！ 須知存乃暫時不廢幻有之意，泯為回復本來空寂之境，此心境各不 相到，卻又往來聯繫，應各住各位，心住於本來無生位，境住於本 來不有位，以同屬幻有而有遂各住於幻有位。故【法華經】云﹕ 「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法位者，各有因緣而又同一性空為 本位者也。以決定知其性空，故可接而不染，亦不畏其有礙，此門 最可增長力量，方可下接四門矣。此法最上乘最圓滿，非真認得 清，空得透，悟得徹，即不敢承當。但切忌重著存字而落法見。稍 稍偏重，即落於有，遂失存心之義，斯又妄矣！ 

        第七、八門內外全體全用。只是一條，是物我情忘之境。體用 本不分，宇宙一切都不離我之自性。 

        第九門即體即用。無所分別，到功夫純熟時，打成一片矣！ 

              第十門透出體用。心中更無內外體用之量，渾然一道清平，到 事事無礙時矣！此功夫非可絲毫做作，亦無功夫可言，乃自然而致 者矣！ 

        以上十門，目的在借以息妄。非到相當力量時，決無從著手。 因地正者必從心地上下手，決不從妄心上下手，若從妄心下手，必 至越轉越迷，轉輾成妄。此十門功夫，亦是釜底抽薪法，使妄心自 然而化，而不會抽薪的人，總跳不出圈子去。 

        此十門乃不得已而強立，一著意即入圈套，不易擺脫。故宗門 總無法以示，只教伊自悟自覺。故日﹕「無法向人說。」又云﹕ 「我不會佛法。」經云﹕「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是在活用。 到大休歇時，更有何門可取乎？ 　　 

        論到入佛正宗，只有見性一門。不見性者，學法無益。學人不 可妄認「妄心」為無，但切不可妄認「妄心」為實有。初學人，只 是怕妄，是認為有也。若先見性，自然漸漸化除，切須先看「妄」 究竟是何物？覺圓則妄盡，法空則見亡。惟佛一人居淨土者，言十 地菩薩以下，皆不免於微細惑也。經云﹕「無明者，非有實體。」 又道﹕「心無形段，妄無處所。」你在未見性前，自然處處畏縮。 明白了，卻又怕什麼？前者，我欲諸仁於此十門中，看哪一門與自 己有緣，諸仁? 己有緣，諸仁已上了當也。無怪又上了知納的當。老在此十門中翻 身，出不出圈子。今天我又以文字圈子惑人，大膽的且進圈子來， 再跳出去。倘有人問我﹕「既要人跳出圈子去，何必立此圈子 呢？」我只哈哈大笑，反問道﹕「你即今立在哪裡？」 

        （三）簡捷禪定之法 

        炎炎長夏，悶熱煩惱。於人事顛倒、無可排解之時，用一斷字 法﹕（啪一聲）———當下身心，一齊放下！頓如木石相似，一念 不起（並此文亦毋著），而又見聞了了。看這是什麼？此時善亦不 思，惡亦不想，非空非有。如是一分鐘，再提起心來辦事，於事何 礙，於時何礙。只這一下，好處不可盡述。何樂而不一做！再如喜 歡暢快時，身心悅愉、手舞足蹈時，亦不妨斷一下。所得利益更不 可盡述，又何樂而不一做！每日試行多次，久久自得寂滅輕安之 境。那時本來面目自然證得，定慧空三力自然啟發。只怕你不肯 做，果能忙裡偷閒，做一次，熟一次，即可刻刻禪定、時時念佛， 可以打成一片。到了末後那一天，自能正念分明。心上的恐怖、身 上的痛苦頓可解脫。因舊債夙業先已陸續還清，並可預知時至，同 人中信而有徵者已有多人矣！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近憂者，言轉瞬即到眼前也。世唯有福 德者、 德者、智慧者、痛切生死者，始信我言。但你對面的人事牽引力太 強，能使你自然忘記。所以要痛切，識得真假，莫上虛榮的當，誤 了人生大事。你常把末後那天想一想﹕假如已到眼前來，可怖可 怖，自然凜覺了，是謂頓出火坑。哈哈！火坑二字，有誰肯信？豈 知你現在最得意者，即是將來最痛苦者，非火坑而何？佛云﹕「三 界無安，猶如火宅。」你只一斷，可以頓覺，火坑即是青蓮，其簡 捷如是。 

        簡捷禪定法使用時機：
        能於恐怖時一斷，自會從容不亂，啟發妙用。
        能於氣惱時一斷，自不刺激過甚，血衝腦海。
        能於病苦時一斷，自可減低熱度，速得痊癒。
        能於悲傷時一斷，自能節哀有度，心不虧耗。
        能於一切時一斷，自得輕安之樂，見性成佛。
        可在平時參，看這是什麼？正啪時，一念不起，參反成妄。
        面目———不有。真空不空。
        尊貴———無上。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實相———非無。妙有非有。
        nbsp; 形狀———無量無邊，遍滿怯界。
        本體———空淨寂滅而無生滅。
        奇特———人人有。一切現成，無凡無聖。
        法用———萬能。一切由之建立。
        地位———一切一切的主人，故是佛母。
        性質———污染而畢竟不污染。
        遠近———見者在眼下，不見則千山萬水。 

        （四）簡捷放下之法 

        凡初學者，不習於放下法門，實無從下手，於是硬制此念勿 起，以為放下，或將心歸入身上，守竅守丹田，執住精氣神，自以 為得定見性，皆非正道。今示一簡捷法門，但有先決條件，行者務 要注意，一用此功夫時，不可有絲亳貪得心，求功太速，即是著 意，反不得定。二用此功夫時，宜敏捷，說用即用，說丟開即丟 開，行所無事，方不被法所縛。三用此功夫時，知本是一時借用， 以不著意為功，因根本上在去此有著心，使化於無形歸於空寂，若 執持有個空寂，便是法見，轉不空寂矣！四用此功夫時，絕不可運 氣，卻照常呼吸，惟將此心有意無意間，略略浮存於該處，半分 鐘，即行捨去。五用此功夫時，以短以勤為主，每日至少行十數 每日至少行十數 次，有一百日，即可隨處隨地勿忘記矣，但切切勿貪著。六用此功 夫，能到不忘時，當進一步練個無功可用，言並此功夫亦須捨去， 是在不即不離，若有若無之間，第一勿死執而活用之。七此法勿輕 傳於粗心暴氣之人，及有好勝心之人，以及愚笨之人，或傳其一 半，不全予說明，具此劣見者，自身必得惡報，以可引入外道，斷 人慧命也，此法不在打坐時用，乃平時忙亂或無事時，所以練心 也。 

        ◎簡捷放下法門： 

        一、【沉】。言於百忙中，忽而將身心一齊沉落，若無此身， 若無此心，一切打去，只半分鐘，再提起來應付各事。 

        二、做【沉】時，見聞覺知，了了分明，但無有念，寂然無所 住者，便是放下。　 

        三、做【沉】時，此心略略浮存於丹田，有意無意，忘亦無 礙，呼吸出入照舊，切不可將氣納入丹田，成為外道，至要至要。 

        四、做【沉】時，不許見光見佛，若有所見，即是魔見，不是 放下，而著意一無所見，亦是不放下，當參第二條。 

        五、行此法至多一分鐘或半分鐘。立即捨去，過一段時間再來 用功。 

        p;       六、此法每日至少行十數次，亦不必計次數多寡，但要參第二 條。 

        七、用紙條寫許多【沉】字，分貼室內各處，或辦公室桌上， 見到此字，即行一次，但用他法時，或打坐時，切勿用此法，若有 疑時，勿自以為是，此有二法，一勿自生疑，二來函請問即答。 

        八、每日常發大悲心，以為迴向，祈禱世界和平，一切眾生， 消災延壽，共成佛道。 

        （五）引人入道法門 

        一、於初入道者接引之法，在彼務令其怖世間諸苦，勿貪小 樂，要伊勇猛發心，在我當時時正其因地，勿入偏見，流於邪道。 

        二、勿以神秘引之，信心當初於信己，否則日後必因不信而退 轉，或轉入於迷信，反是以害之。 

        三、下手不妨以高深法引之，直令由心田下手，內求諸心，至 多一個不懂者，或機緣已熟，一引便開。否則植諸善根亦可引近一 步，其所誤入者在似是而非，輕於相許，彼不是糊塗認識，即是看 得容易，永不得精進，且入於頑空狂妄，令人生厭而輕法。 

        四、使伊篤信自己決可成佛，還得發心痛切，至誠前i成佛，還得發心痛切，至誠前來請教， 不可遷就，並得使其恭敬。 

        五、於上根人當以法試驗之，故使其不信仰者去而不來，則其 福分亦有限，與我之緣亦不過如此，則應放棄之，不可再與之接， 接之反遠，若彼仍能篤信勿以為奇，必是最上乘人，以彼已近不 二，可以大法引之矣！ 

        六、其人第一要根基厚，如不孝不悌不信之輩，天性已薄，即 非大器，斷不能入道，授之即所謂謗法。 

        七、接引人勿太熱心，亦不可急，當俟機綠，於家中人尤為困 難，切忌勉強督責，且責著則離，反使謗法，即又是自己之愛根堅 固。 

        八、於初學人行心未堅者，切忌令其著修、壓修。 

        九、其性情固執者，難於開化，利根人易浮動，信心均難以堅 定。 

        十、固執者每好名，可利用其好勝心督之上進。 

        十一、常常肯來請教之人，必是日有進步，要防其得有所知而 自障，此時啟發為最要緊，當細心引之，應先令歡喜，再加駁斥使 感覺自己之不夠。 

        十二、有惡疾者，氣傲者、向之寒陋者、多疑者、顯貴者向之寒陋者、多疑者、顯貴者、自 奉厚者、好修飾者、嚴細節者、量小者、好強辯者、忙於生活者、 無信實者皆不可輕接。 

        十三、寧接一外道，不接我見堅固而不用功之人。 

        十四、凡看自己生命極重之人，即是取內相堅固之證，內相既 固外相即不肯捨，此等人斷不能學心地法入最上乘。 

        十五、觀心一法乃入佛第一關鍵，其餘盡屬分外。為引入觀心 之前方便法，所謂指月之指畢竟非月，正一時之借用而已，至觀心 法實不可死執定法，當隨其機而引之。 

        ◎觀心法引入﹕ 

        一、先問伊眼前形形色色，爾何以能見？彼必曰眼。 

        二、次問更用什麼來見這個眼？彼必曰心。 

        三、次問如是則是心見，何以前噦眼見。彼必曰心是主，眼是 緣助之物。 

        四、次問心既能見，眼前無物時何以不見？彼必曰如鏡中之無 影。 

        五、次問心既無影，則心又潛伏在何處？彼必曰伏於根內，如 鏡光之不起作用。 

        nbsp; 六、次問心潛伏於根內，此心是生滅還是不生滅？彼必有所答 

        七、次問既云有生滅，何以始終不壞不離，既云無生滅，則何 以忽起作用忽又不起？彼必曰心是幻有，有而非實。 

        八、次問既幻而非實，則真心又在何處？ 

        九、次再問心何以起作用，其作用既為心，而作用本能由何出 發？ 

        十、次問其本能還可見否？這是什麼？ 

        十一、次譬如鐵可以成剪、成刀、成車輪機件諸器，器可以 見，鐵可見否？彼必曰可見。 

        十二、次問硬可見否？ 

        如是層層追問，必可逼進一步。 

        （六）大心之用 

        顛倒者，心小用之果也，人與人，族與族，國與國，皆因小見 而多爭，以小用則自然漸趨於惡。言善者，平之而已，未能空也。 古人爭論性之善惡，以未見性，故作此語。此性者，習也，心也。 性無善惡，而起心以成習。一若出乎性之本然者，遂有此偏見，不 知善惡乃心上幻起之變化，非性分事。性不因此而增損化，非性分事。性不因此而增損，故曰﹕不 污染。莊子逍遙篇，其旨欲人大其心而且可以入道。華嚴之旨，佛 以此經付大心凡夫，心大則志趣遠大，承當力強，於覺為近。此君 子小人之分，而大心之中，復有澈與未澈之比。未見性者，心未空 寂，其用雖大而不圓，或圓而不遍。每從心上計心，心日趨於小。 為精為專，以相對也。必先內證空寂之本性，然後起諸心用，則妙 觀一切本空之理。我心之所執持者不堅，故能廣而大，圓而遍，通 而不住。善而不取，何有於惡，此大心之用，非樂小法者堪知。 

        人之生焉，以秉五欲而來。所謂因淫欲而正性命。五欲者，財 、色、食、名、睡是其根也。既有其根，則必滋生枝葉花果，遇緣 而發，無有窮期，此自然之勢也。以演變之無窮，遂有六道之妄 立。發揮其幻心，求暢其五欲，本性由是迷昧。所用之心，不覺由 大而小，枉自受苦不知所止。此先覺者之所悲憫，而大悲之愿所收 啟發也。管子曰﹕「心之中又有心也。」此始覺者也。知以心攝 心，用減其欲。自古先哲，莫不本此義以救世。於是倡為學說， 曰﹕先正其心，心正於內而後所行不妄。立善防惡者，禮也。禁非 立是者，法也。和其情意者，樂也。興發其志趣者，詩歌也。皆謀 所以調伏其心。亦無非引之由小而大，自除其苦而已。 

        心為萬物之主，而易為奴。心繫於欲，為欲為奴。心繫於欲，為欲之奴矣。父子昆弟 夫婦朋友 之情，皆依於欲，而真義以亡。社會人類之相處，無不尚 利以資其欲，此義之所以不敵，而道之日喪也。欲者，非人力所可 化除者也，亦非空言天理所可制止者也。禮教者，亦防之於一時， 其根仍在也。雖有賢父兄之導化，亦比較稍善，其根仍在也。即能 自動制止，亦只止於一時，外誘之力若強，仍可循故道而發揮，其 根仍在也。何也？無始以來積習深厚，豈半生之力所可化除者哉！ 故雖百聖千賢訓導之導，禮教法治督責之嚴，終不能使其究竟者 也。心者幻也，以言乎幻，知不可究竟矣。徒能暫救於一時，以為 方便，乃假名曰究竟耳。佛無法以度無緣之人，其他可知。眾生之 類，何止八萬四千，其中知了脫生死者，百萬中不得一也。怖生死 而肯痛切求了者，百萬中不得一也。能自了生死，又為他人謀者， 又百萬中不得一也。何也？人生以了生死為究竟。今於顛倒中求了 生死，終難得也。生死者，幻心也，惟離幻心以見真性，由真性中 自起大用，方為徹底。神會大師云﹕「知空寂而了法身，了法身而 真能脫，是名正宗。」今不明心見性，徒從幻上計幻，境相顛倒， 有何究竟之可言哉。 

        雖然，眾生佛性固自平等也，但為五欲所朦，一時迷惘，其本 性原無雜無壞也。今一時沉溺於海，菩薩以大悲力而施廣度。惟因 緣不同，有居水面者，宇不同，有居水面者，有沉海底者，有近有遠者，有肯出不肯出 者，乃至有疑謗反對者，顧此則失彼，雖不勝其勞苦，而菩薩本愿 不退也。惟佛知其因緣，不事強求，隨緣而度，亦無喜惱。暫以一 時方便為究竟，言於不可究竟中，如是方便為究竟耳，故有度之成 佛、成菩薩、成聖賢、成天人者，亦皆幻化而已。且曰﹕彼非眾 生，此言彼皆佛也，不得以眾生目之。又曰﹕非不眾生，此言即今 一時幻心顛倒，又不得不名為眾生矣。惟以不明自性，故所用之 心，小而不大。一切賢聖，其未見性者，所用之心，亦大而不圓。 均未究竟，惟大小、善惡、邪正、高下之分而已。古先哲之所用其 心以救世者，曰﹕使其自救，其方針與佛不異，而法用不同。彼 曰﹕制心、伏心、正心、攝心，皆以心外之心相對治者也。管子所 云心之中又有心者，此心亦依心而起，但知以心制心，非見性後所 用之心。故不外對治，對治之果，為去惡而存善，若有所存，非究 竟也。如非禮勿視，其初心為非禮，其再起之心為覺知非禮而勿 視，而勿視之心未泯。故曰﹕猶有所存。至於聖人，則知心之上， 獨有一物也。故曰﹕慎獨。彼曰清心、曰淨心、曰無心，於此中已 悟見有聲無臭者，隱微莫顯者，推之以名曰性、曰道，是去見性已 近。己知有至高無上獨一無二之本性，而未澈見者也。故其心用， 皆不敢離於本位。然比較為圓為大，等以見之未澈，遂有存養之 意，以懼其? 意，以懼其亡失也。且亦無人明言心為絕對之幻化者，性之相貌究 為何者，但曰﹕我天然本有者曰性（天命之謂性），隨性而起之 心，合乎自然者曰道（率性之謂道），道亡而教以復其本曰修（修 道之謂教），此數語，實已見到性分上事，惜下文未有歸性之法， 仍不離乎心用，但曰誠而已矣。至如何而曰明心、曰空心，用以證 入此真性者，則未之聞也。心行未可分也，愚者強分為二，更不知 明心見性為何事。又如外道小得定相，幻見月輪於青眼者，自謂已 明心見性矣，豈不怪哉！ 

        禮教者！菩薩順度之慈化也。治者，金剛逆化之方便也。必二 者同出於大悲之愿，則無或濫或峻之偏。政濫則民慢法，峻則民 殘。故曰寬猛相濟，政是以和。彼之欲求萬世不易之法，以為究竟 者，多見其不知量也。救度眾生幻心，終不得究竟之法也，亦暫時 維繫而已。法有時而窮，惡無時而或絕。故有一時一世之究竟者， 十世百世之究竟者，以論乎時間，則終非究竟可知矣。佛故曰方便 以為究竟，正以參透世界眾生，但能如是維繫。若求根本解決，惟 有使其明心見性之一法。教以六度萬行三十七助道品者，皆明心前 之方便幻怯。茍能自覺自度，則不勞一切法治而自普化，能起覺 照，因果自然洞明。所謀者遠，五欲自能制止。覺於心者，雖覺末 澈也，惡根未拔也。覺於本者，雖一時未覺，而本已鬆也。由覺本 ]。由覺本 而再覺於心，則大用以起，其根必可拔除而徹底解決矣。此中過 程，非一言所可決定，亦非一時之修所可造詣，亦日習而已矣。 

        以心反觀者，內證之德也。以心起用者，外修之功也。前為入 道，為本。後為法用，為末。內證之德以自問，外修之功以對人。 必先由內而外，方為有體有用之學。但人習於務外，不知內證為何 事。故自鑒者鮮，不自鑒則責於人者深，求其究竟，其亦難矣。況 人之賢愚，高下不等。凡稍才之出眾者，又自執以為是，眾生又從 而推尊之，使其執我益強，而反觀內證之道益疏。若復更有智者， 即起而與之相竟，各倡為說，各執理由。眾生之心，本習於浮動， 於是分黨立派，入於意氣用事，禍患且不可測。淮南子曰﹕體道 者，逸而不窮。任教者，勞而無功。善游者溺，善騎者墜，各以其 所好，反自為禍。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云云。 此無他，心向外馳，忘其本也。使人人知此，則能所以自處矣。 

        自古先哲所言救世之道，無不曲盡其理，惜未嘗有進行之方 法。內證之道，亦未見指示，幾令人無下手處。遂使諸外道肆其邪 說，人轉趨之若狂。足見人人未嘗不思求道，苦無入門之路。自誤 者七，誤於人者三，豈其福德因緣耶！ 

        佛教人布施者，所以發大心也。布施至甲以發大心也。布施至去其我見，為最大之法 布施。布施之意，為發大悲心也。為人者多，則為己者少。然必依 菩提心之因，言因地必證人性空，用大悲之根本以植。以由性空所 發，故能具方便之妙用，然後可言究竟。此大心之初步法用，亦為 入佛之根本。如【華嚴經】云﹕「此經不付菩薩等乎，乃付予大心 凡夫。」可見大心乃成佛之關鍵，亦自度之根本。今不於性內轉， 而於心外求，其基已小，決難成就。故曰﹕依於眾生而起大悲，依 大悲發菩提心，依菩提心成等正覺。如是佛法處處不離眾生，即不 離世法人事，可謂積極之至矣。且視自他不二，發菩提心者，自利 也，亦為利他。方便者，應付世事也。必依菩提為本，乃能發大心 之用。能處處方便者，大心之果位也，否則徒託空言而已。佛經之 來中國，在中古之世。古人有未及見者，更以門戶之見過深，不取 而融會之，遂不得其用。有晉人牟子一書，言佛最詳，世人稍知佛 學之廣大，若淵明一流，意境迫實於佛，其超然物外，深具般若之 機用。後之大儒，晚年亦無不取法於佛以作根基。至明之王陽明先 生，則能起佛之妙用矣，以體大則用大也。今之學者，如欲了生死 起大機大用者，於見性一道，其痛切加之意哉！ 

        甲申十二月書示南北同人 

        （七）性靈 

 性靈 

        宇宙間一切一切，由人類以至萬物，無不各有其性，即無不各 有其靈，靈是靈用，如鐵有堅性，有堅的妙用，這是鐵的靈；棉花 有柔性，即有柔的靈用，這是棉的靈。但棉和鐵，不能自啟其用， 而人為萬物之靈，其靈特異，故能發揮一切的靈用，造成這個世 界，這是人為，不是神為、天為。所以人的性能，威力不可思議， 我今單說人的性靈。 

        人的本性是同體不二的，不因貧富貴賤，男女老幼而有區別。 如吃糖，人人知是甜的，月亮人人見是白的，無一不同，但靈用卻 又不同，因為各有所長，習性不同，果地亦各不同，譬如糖，有愛 吃有不愛吃。 　　 

        人的能力啟發於性以用之不盡，靈應亦無窮，但此靈用必由學 而成，學成於習，習成於專，專成於恆，恆苦則巧思巧勁自然而 生。孟子所說「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 一段，正是磨練而出，再加補助品多，又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器，發揮的靈用亦更大。 

        人性有獨具的本能，故可以憑空造成一個世界，而緣助又自然 而來會，這還是人為，不是天授，世人不明三世因果之理，以為此 人天然聰明，不執其夙世先有所學習性已成，所以今世隨機啟發與 等@隨機啟發與 眾不同，即其愚笨亦不是一時所成，就亦不必專指生前死後，即今 世三十年亦可造成許多世界。 

        性靈發揮的威力非常之大，超過原子彈，因為此是原子彈的主 人，他的助緣亦非常之廣，匠以技能的發明亦無底止，莫以為我是 聰明有能力，這是人人有分的，他人的專成或過於我，如原子彈的 配合構造，人人都有此能力，都有此緣助或且高過於我，只暫時的 因緣不同罷了，所以有知識的人能用其技能，而有智慧的人呢？決 不敢獨恃其技能和矯人的心理，知道是靠不住的。 

        因此，性靈有大有小，現在世界文化物質的進步，只是性靈的 小作用，還不是大作為。因此，人類但得身體上的享受，卻造成個 精神上恐怖和疑忌，即是原子彈再有一年必有更新的發明去抵制 他，便無用了，如是層出不窮，世界的恐怖就沒有止境，必有追悔 的一日。 

        性靈的大用是求究竟的、普利的，不在一時之快利，在永久的 安樂，又是通盤計劃的不肯造惡，因此自害的即如希特勒，是完全 代表愚笨的結果，因為他的性靈和他的一切緣助都可惜小用了，追 步他的日、意，也遭同樣的命運，這是個大榜樣，但世人真覺悟的 究有幾個？還登向他的墳墓上走，因為他們不知道性靈的大用。 

            殺人即是自殺，奪人便是自盜，人的性靈不但沒光明，而且是 迷黑了，但有個性靈，算不得靈用，因為天下至愚的人是自賤，所 謂損人不利己。 

        現在世界只是文而不明，物質是文彩了，人反而不明了，物質 享受是進步了，人心的不安，經濟的壓迫更進步了，所以怪病也多 了，壽命也短了，少數人快樂了，多數人痛苦了。人的知識技巧是 進步了，害人的方法也精了，道德是消亡了，一提到道義人人笑 你，這都是性靈的顛倒和罪惡。 

        性靈妙用是變化無窮的，普通人只拿心去參究人事，越參越 精，但只是窄小的。他從不肯拿心去參心，所謂以心制心。雖亦有 人參究心理學，又只是參究制人的心理，從不曾參究自己的心理。 然也有兩個人參問自己，警戒自己，何者是善，何者是惡，已是鳳 毛麟角，稱為聖賢了，但又從不參究心靈究竟是什麼，我的善惡是 本有的呢？還是驅迫變化而出的呢？所謂我的智能是本有的呢？還 是因磨練而成的呢？ 

        一面銅鏡可以鑒照，但改鑄了一只鼎，那光到那裡去了？銅可 以磨成鏡，銅的光是本有的，但何以要磨，不磨則不有呢？人又是 歸功於磨，但何以磚雖磨，卻不能成鏡呢？可見性靈是本有的，但 必磨練而出。人性本來是靈的，何以又有冥頑茯O靈的，何以又有冥頑不靈的呢？即是銅可 以有光而不磨，但又如何是磨呢？磨這個字，普通人只明得一半。 世人但知道用心思維即磨，然只是半個磨，倘知道「無知之知，不 靈的靈，無心之心」這三句的妙理，這個磨才是完全，才是大用。 然而世人對於這三句連信心也沒有，因為世人但能用已動心之心， 不能明未動心前之心。這問題不是片言可決，當再論之。 

        你問他，心是什麼？他只說是思想，問思想從那裡來的，他至 多說是腦海中出發的，又好比你問他，燈光是什麼，他只說是電 力，問電從那裡來的，他只說是電燈泡中發出的。這兩個簡單答覆 能使人滿意麼？世人不明性靈的道理籠統一說，正是一樣。 

        世上一切都是心造，心的數數便成習慣，習慣既久成為定例， 這定例還不是第一個人假造的麼？人既造成習慣，反而被習慣所左 右，他自己的喜怒哀樂，完全不能自主，惟其各人的習性有同與不 同，遂不能和同而有順逆，不同的多爭意氣，同的多爭利益，表面 不能爭的又不能各自制止。貪欲遂生，嫉忌陰謀而人事越煩，作弊 越多，防止越嚴，疑忌亦越多而痛苦益大，轉輾成習，迷而不覺。 所以物質越進步，人的愛美貪欲日見膨脹，親親仁靄之義日見短 少，殘賊的心理亦日見熾盛，造成今日恐怖的世界。 

        「 「自利」是人情所應該的，但如何是真自利呢？真自利是永久 的、究竟的、沒流弊的，是廣大的。（一）求安心滿足。要知世上 一切是共同的、相互的、有影響的、有反動的，譬如德國希特勒， 他的初意是不是求安心滿足？但結果是自作自受，所以他的自利便 不是真的。（二）求一切勝利。不知勝利必始於相爭，我即使勝 利，根本也受傷，何如彼此勿爭。而勝利只是一時的機運，無形中 已種後果。譬如原子彈是一時的勝利，難保沒有更大的反動。這個 自利是不究竟的，有流弊的。所以一年來國際間疑忌恐怖，雙方都 不得真自利，眼前即是事證，何以都不覺悟？ 

        我的利安寄託在他人的身上，能得大皆普利才是真利，真自利 的決不損人以利己，因為專利的斷沒有不招反動的，無異於自選惡 因自受惡果，即所謂獨夫。世人如真慧自利的，必得先明因果，求 得徹底廣大的自利又何嘗是不好的名詞呢？ 

        知足不是謹小畏縮，是適可而止的言思，譬如人的食量過少不 飽，過多脹滿，都不得舒服，但並不是不吃，亦不是畏縮不敢吃， 調之知足，此正是求足到正足時，自己知道了，截然而止，不再過 分反而喪失。又如壞的事，如德國的侵略，如亦懂得截然而止，完 全變更故策，不再與俄國樹敵，亦何至於一蹶不振。所以貪不是好 事，知足卻不是消極，正，知足卻不是消極，正是靈機的活潑，作用於奮鬥中一種手腕， 可憐世人又誤解了。 

        我人走路力能行一百里，前進到五十里他不走了，旁人以為他 知足笑他懦弱，不知他走回去還有五十里，何曾懦弱，你們前進到 一百里，但不能回來了。所以人的見地不了死執，奮鬥是要謀定而 動，這就是性靈的作用。 　 

        世上最漂亮的人不是浮華的，而是圓通的、誠實的，圓通是雙 方各有好處，面面圓到，誠實是不欺於人，即是利己，性靈是非常 的靈敏，眼光遠大，執見不固，轉風極快，處事簡淨，心量總是活 潑潑地，因為能遠觀，觀宇宙一切一切本是虛妄不實，原本是空幻 的，所以能為此、肯為此。 

        世上一切是幻妄的，獨有功夫不幻妄，要做到這個功夫自然先 要除貪，但貪由認真而起，以為一切能見能聞，能捉摸的皆非虛 妄，因此你貪我也貪，你求我也求，有得有不得，而你惱我也惱， 天下擾亂，人生痛苦均由於此，所以佛家救世的精意在使自覺，先 見到一切本空之相，而又不許落空入於斷滅。知心本是幻，此一切 是幻心所造，非有實體，但就幻中心了幻事終不廢於幻，亦不執於 真，觀世事為非真非假，過真則勞勞太苦，過假亦空泛乏昧，只是 隨緣應付。所謂﹕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貌若無知，而實無所 L知，而實無所 不知，狀若不靈，而實大智若愚，所謂不靈之靈，此正是無心之 心，如此貪心至少已打去六七成，人與人的磨擦，先已隔離，即是 苟有誤會衝突，亦易於解化。所以兩個君子不會爭，一個君子一個 小人也不會爭，因為君子肯讓，亦使爭不起來，只有兩個小人，那 非爭不可，兩個都是性不靈活，沒有退轉的餘地。 　 

        有人說退讓是好事，但如日寇來侵略，我也退讓麼？不，這個 性靈又不通了。譬如人身上何必定要生瘡癤，最好不生，但即不幸 而生了，只有開刀一法，毒物不淨受累更大，並且連好肉也得去一 點。所以是賊害的東西，不得不去惡務盡，這正是性靈的作用。試 問在瘡癤未生之前，特意剜肉成瘡，這又何苦。 

        世人苦惱顛倒或明知故犯，意氣用事，枉自勞慮，都緣心有偏 執，不知變通。有力的與有力的相爭，皆是氣分上用事，初是爭 利，後是爭氣，結果兩喪，其苦已早伏，非一日也。雖然此又天然 之勢。花無百日紅，人事賴此磨擦以自滅，否則永久不敗，萬無此 理。 

        一切靈用即是心，一切心即是一切法，一切法皆是一切義。法 無定法，義無定義。甲可以獨制，乙可以自斥。在甲為是，在乙又 為非是，此原無定義，姑相約公認、公守於不完中假立一個定，惟 其不定，所 其不定，所以允則必變。要無非是性分中的靈用。 

        成敗、榮辱、得失、是非、貴賤、盛衰、起伏、生滅，在普通 人觀之總是有別，在通達人觀之只是一場遊戲，如曇花一現，正是 不二以慧眼，同一是虛妄不實，目前非無，畢竟是幻，明此理者， 才是真靈用，所以貧賤能不移，富貴能不淫，威武能不屈。問耶穌 為什麼肯登十字架？當時並無沽名求利的心，是早已洞達一切至 理，所以能如此，此即是聖靈的作用。 

        小兒的靈智要他發育不可太拘束，但又不可放縱，必得有個範 圍，要他精明，不要他刻薄，要他渾厚，不要他呆板，思想要他 圓，不要他滑，心量要他大，不要他小。人是有模仿性的，獨立性 就弱了，獨立性是好的，但固執不是獨立，依賴心不可有，借助性 不可少，希望心不可少，但不可有必成心，欲望是迷惑了靈性。人 每不肯用功，用功人每涉於呆鈍，所以用功還要靈活，必有所發 明。小兒的志氣要使他發揚，但要正直不可散漫，先要養成他個平 等心，自然不驕於人，養成他個慈悲心，自然有才具的不作惡。父 母有這等的教訓，才是慈，才是真正社會服務，才是國家的光榮。 德國人但知功利，使人人有才，所以作世界的罪魁禍首，就缺少了 慈悲的德性，所以必定滅亡，這是自殺，這是性靈的喪失。前車之 鑒，大智應改變方針，莫貪功利，改變方針，莫貪功利，莫恃武力，腦筋不可太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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